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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曲 弃 婴

唐山，1968年 11月 9日晚 8点 32分。

清冷的街道如苍凉的荒野，幽暗的小巷里似乎潜伏着随时伺机而

动的猛兽。 白天轰轰烈烈的革命行为已经告一段落，然而此刻的平和

却似暴风雨前的宁静，压得人有些透不过气来。

长长的街显得空荡荡的，偶尔会有几个行人缩头缩脑，幽灵般急

匆匆地在路灯下滑过，这些人毫无二致地拥有同样苍白的脸以及同样

惊恐的眼睛，以至于看上去似乎还不如被昏黄的路灯投射在地上忽长

忽短的影子来得更实在些。冷风袭来，行人的衣服噼啪作响，更是给幽

暗的夜平添了几分诡异。

城西，一个四十岁上下的女人步履沉重，缓缓沿着一马路走来，昏

黄的路灯下依旧是苍白的脸，然而和其他人不同的是，她的眼神里没

有普通人那种对动荡的政治运动的恐惧，有的只是一种深深的绝望。

她机械地往前走着，目视前方，路灯下的一切影像都投射到她的

眼里，可是她却似乎什么都看不到。一个老者和她擦肩而过，注意地看

了看她的神情，然后喟然长叹一声，低声地自言自语：“文化大革命，到

底革的是谁的命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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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显然没有听到或者根本就不曾留意老人的叹息，仍旧步履艰

难地往前走。

“文革”以前，城西的光明电影院原本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如今，

愤怒的讨伐声取代了往昔的欢声笑语，即使在如此幽静的夜里，这个

黑魆魆的建筑也给人的心灵造成一种巨大的压力。

可是路过影院门前的女人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个象征着斗

争最前沿阵地的建筑，仍旧梦游一般，往前走，仿佛这个世界上已经没

有什么能引起她的注意了。

影院大门左边的那根粗大的石柱后面有一个包裹，随着女人脚步

越来越近，那个包裹微微动了一下，一声微弱的哭叫传了出来，声音非

常弱，以至于在女人听来，就像午夜梦回之时遥远的黑夜里传来的一

声似真似幻的猫叫。

女人忽然震了一下，显然她听到了那声哭叫。那个声音那么微弱，

那么无助，蓦然间，母性的本能在胸中升起，她停住了脚步。

借着十几米外路灯的灯光，她很容易就找到了那个发出哭叫声的

包裹。

冷冷的石柱，冷冷的水泥地，冷冷的包裹，难道里面会有一个鲜活

的生命吗？ 女人颤抖着打开了包裹，包裹很厚，里面还是温热的，显然

被放下不久。

一个婴儿的面孔露了出来，皱巴巴的脸，刚能睁开的，如同老鼠一

样的眼睛，头上稀稀落落的胎毛，看上去出生不会超过两天。谁会如此

狠心，把一个初生的婴儿丢在这样的地方？如果不是自己路过，他岂不

是要被活活地冻死？

女人用愤怒的眼神向周围扫视，想找到那个灭绝人性的弃婴

者，可是周围一片宁静，她只能听到远处传来的两声有气无力的

狗的叫声。

002



婴儿睁着黑豆一样的小眼睛好奇地看着她， 眼神中没有欣喜，也

没有恐惧。 小舌头吐出来，口水湮湿了自己的小下巴，多可爱的孩子

啊。

一阵凉风吹来，女人打了个冷战，她忽然感到有些恐惧，这个突然

出现的婴儿的周围好像有一股邪恶的力量，似乎有人要做一些对孩子

不利的事情。她下意识地把婴儿包了起来，匆忙地抱在怀里，惊悸地四

下看了看，周围依旧是让人心里发毛的宁静。

女人颤抖着抱着孩子，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光明电影院。

几分钟前，她的心中还充满了绝望，可是此刻，这个突然出现的婴

儿唤起了她的母爱，让她暂时忘记了自己的不幸。 为什么偏偏是自己

拣到了这个孩子而不是别人？莫非是死去的丈夫害怕自己和女儿在这

个世上会很孤单，特意送给自己的礼物吗？ 为什么孩子恰好在自己路

过身边，而不是在其他时候哭叫？如果自己听不到那声哭叫，孩子不是

要被冻死了？ 难道这个婴儿也会为自己选择一双温暖的臂膀吗？

女人的脚步坚定起来，她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这个婴儿，她要给

予孩子新的生命，因为这是刚刚过世的丈夫为自己送来的。

冷风吹过，路边墙上的大字报哗啦哗啦地响，墙壁拐角处幽暗的

角落里似乎潜伏着无穷的危险，地上的尘土随着碎纸漫无目的地飞舞

着，不远处的一个变压器上面孤零零地站着一只乌鸦，那只乌鸦正冷

漠地看着女人，可是她的胸中充满了怜爱，一点也不感到害怕。

女人用厚厚的军大衣裹紧了怀中的孩子， 孩子一点动静也没有，

是睡着了还是死掉了？ 她只听到孩子哭过一声，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

她还不知道。虽然周围一片宁静，可是女人天生的直觉告诉她，危险正

慢慢地接近她和那个可怜的孩子，她一边走，一边警觉地留意着周围

的风吹草动：该来的就来吧，我什么都不怕！

婴儿在女人的怀里显得非常安生，被丢在石柱后面以后，听到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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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脚步声，孩子本能地感觉到自己的救星到了，于是哭了一声，一旦

来到女人的怀抱，婴儿便如同重新进入了母腹，于是恬然地睡了。

街道依然冷清，初冬的天气依旧干巴巴地冷。虽然空气依然紧张，

可是预料中的危险没有出现。

女人拐进一条小巷，七拐八拐的进入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区，她在

一幢破旧的三层楼前停了下来。

她警觉地四下看了看，周围仍旧是死一般的沉寂，于是她放心地

进入第二单元，爬上二楼，轻轻地敲了敲左边的那道门。 半分钟以后，

门开了，昏黄的灯光投射在楼道里，一个三十多岁病歪歪的女人凄然

地看着她：“姐，你回来了？ ”

三十米以外，一棵梧桐树下，一双绝望而痛苦不堪的眼睛正盯着

第二单元二层的楼道，那双眼睛看到左边的门打开，看到女人抱着孩

子走了进去，看到二楼正对自己的一扇窗子忽然亮了起来，然后又看

到女人手忙脚乱地拉上了窗帘。

树下的人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转过身，艰难地离开了那幢小楼。

那双绝望的眼睛属于一个青年男子， 他穿着一件破旧的军大衣，

大衣下面是更加破旧的的确良衬衫，衬衫被撕裂了许多地方，如果此

刻他站在路灯下，你会看到那上面有几块暗红的血迹。

他瘦得像个衣架，走起路来一拖一拖，仿佛每迈出一步都要忍受

巨大的痛苦。

男子刚刚离开小区， 迎面便有一个壮硕的身影拦住了他：“郑天

豪，你又玩什么花样？ 老实交代，免得皮肉受苦！ ”

郑天豪惊惶地看着突然出现的那个身影：“沈威， 我什么也没干，

随便溜达溜达而已……”

“溜达溜达？ ”新来的人比郑天豪高出几乎一个头，有着运动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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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骨架。 他背对着远处的路灯，因此郑天豪根本看不清他的表情。

沈威穿着一身军装，手里提着一条武装带，似笑非笑地看着郑天

豪，仿佛是一只逮住了老鼠却不急于把对方吃掉的猫儿一般。

郑天豪浑身发抖：“沈威，看在老同学的份上……”

“呸！ 你这个卖国投敌的王八蛋也敢说是我的同学？ ”在沈威的叫

骂声中，皮带呼啸着向郑天豪的脸上抽了过来。 郑天豪笨拙地躲了一

下，后脑早已挨了一下。

“说，你鬼鬼祟祟地到这里来干什么？ 是不是来和同伙接头？ 同伙

是谁？ 赶快招认，妈的，甭想蒙我，我跟了你三条街了。 ”沈威把皮带对

折，两只手拉住两端使劲一顿，啪的响了一声，声音在寂静的夜空里传

出老远，仿佛什么人忽然放了一枪。

沈威的话以及他的动作本来具有很强的威慑力，可是郑天豪紧悬

的心却忽然放了下来，他直愣愣地看着对手，什么话也没有说。

沈威明显感到对方的情绪发生了一些变化，发现这场对峙中自己

似乎失去了先机，于是往前迈了一步，居高临下，恶狠狠地看着对手，

仿佛要把这个瘦弱的家伙吞下肚去。

郑天豪面无惧色，他的右手插进衣兜，抱着一种你死我活的决心

紧紧握住了一枚双面刀片。

他恨死了眼前的这个人，两个月前，就是他无中生有举报自己和

妻子投敌卖国，并且率领一群不明就里的学生冲进自己的家，把怀有

八个月身孕的妻子和自己一起拉出去游斗。这个混蛋打断了自己的两

根肋骨，折断了自己的三根手指，他剃光了妻子的头发，在批斗会上剥

光了妻子的衣服，在妻子的身上涂满了墨汁。

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大学同窗会做出如此邪恶的事情，他不知

道自己和妻子怎么得罪了他，以至于他会对自己，对妻子作出如此禽

兽不如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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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遭受如此非人的凌辱，妻子绝对不会在产后第二天就决

然结束了自己的性命，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人，他也绝对不可能那么无

奈地抛弃刚刚出生两天的儿子。 如今，他刚刚为儿子找到一个看上去

很温馨的避难所，这个家伙又带来了新的威胁。 一旦他知道自己的儿

子就藏身在距此不到两百米的一幢楼内，他会做出什么样的事？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才会让你对我如此步步紧逼？我已经没有了退

路，剩下的只有反击了。 这样想着，郑天豪无声地笑了。

沈威用恶狼一样的眼睛看着这个大学同学，他恨透了这个看上去

瘦弱的人。他有什么出众的地方，能获得班里最漂亮女生的青睐？凭什

么他一直对自己洋洋不睬？就因为他学习好，有音乐天分吗？早在大学

时期，他就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上天给我一次杀人的机会，我只想干掉

这个外表谦恭实则傲慢的郑天豪。 想不到的是，文革居然真的给了他

这个机会。

对沈威来说，今生最大的乐趣就是看着郑天豪完蛋，为了这个，他

甚至不惜让他曾经深深爱过的女孩子也和他一起完蛋。

沈威不知道郑天豪的妻子已经服毒自尽了，更不知道这个窝窝囊

囊的郑天豪，这个一直被他追杀的猎物已经转换了角色，要对他这个

猎人进行反扑了。

“赶快交代你的同谋，不然……”沈威再次扬起了皮带，可是就在

皮带即将落下去的那一刻， 他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异样的神

情，不是乞怜，不是恐惧，而是他从来没在对方的眼睛里见过的一种神

情，里面包含着狂热，包含着仇恨，甚至包含着一种欣喜。 沈威吃了一

惊，于是已经举起的皮带忽然悬在空中，他在犹豫这一下是否应该抽

下去。

两个人就这样对峙着，一个偶然路过的老人仿佛躲避瘟疫般一路

小跑着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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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城西三公里处有一个叫三间房的车站， 货运列车在这里编

组，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午夜时分，三间房车站列车进站的方向，郑天豪疲惫地躺到了铁

轨旁边，把自己的头枕到了钢轨上。

他注视着正前方的那个岔路口，南方开来的货运列车会在这个岔

路口转过来，然后轻巧地压碎自己的头颅，他几乎可以想象到自己的

头颅破碎时刻发出的清脆声音，一瞬间自己就会失去知觉，然后和妻

子团聚。 ———他曾经是一个无神论者，可是此刻却坚定地相信妻子正

在他的身边温柔地注视着自己，只不过自己看不到她而已。

疲惫的郑天豪睡着了，他睡得像个孩子。 可是这种安宁没有保持

多久，不到二十分钟，他就被激烈的撞击声音惊醒了，一列货车呼啸着

向他驶来， 车轮和铁轨相撞的声音震得他的头仿佛都要爆裂开来，看

着飞驰而来的列车，他裂嘴笑了：阿梅，我来了……

列车在一瞬间变得无穷大，山一样当头向他压了过来，剧烈震动

下，郑天豪的眼前出现了七彩的幻觉，如梦似幻的色彩中，儿子张开一

双小手正甜甜地向他笑着。

“不……”

郑天豪大叫一声。

随着刺耳的刹车声，列车开始了正常的减速，尽管如此，却仍旧排

山倒海般地向他压了过来。

此时，唐山市区靠近一马路的一条小巷内，沈威脸朝下，僵硬地卧

在血泊中，他的尸体一直在这里卧到次日早上 4点 39分，被一个清洁

工人发现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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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父 亲

2000年 7月 27日午夜时分，北京市玉渊潭公园附近一座写字楼

十七层的黄玉生律师事务所一间办公室的灯还亮着，事务所的首席合

伙人，四十八岁，身高一米七六，体重九十三公斤的黄玉生坐在写字台

后面的转椅上，像个弥勒佛，斜对面的那张桌子后面坐着他的外甥赵

元。 赵元身高一米八二，长得非常帅气，尽管如此，这小子看上去却不

怎么讨人喜欢。 对面的长沙发上坐着的是黄玉生的得力助手，个头只

有一米七，又黑又瘦的曹子煌。

黄玉生不是很喜欢自己的外甥，这小子虽然勉强在大学混了个文

凭，但本质上却是个不学无术的家伙，整天梦想着忽然之间会成为大

款，或者被一个富家小姐看中，甚至于哪怕有机会被个富婆包养起来，

说不定也能就此平步青云。 赵元做事情总喜欢投机取巧，所以黄玉生

根本就不敢把重要的事情交给外甥， 要不是看在过世的姐姐的份上，

他绝对不会容忍这个狗屁不通的家伙在这里丢自己的脸。

从另一方面讲， 赵元也因为在舅舅这里不受重视而满腹怨气，可

是凭他的本事又找不到更好的工作，所以只好在这里混日子。

曹子煌原名曹世军，是一个在逃的杀人犯，黄玉生在一个偶然的

机会帮过他的忙，得知他的底细以后不仅帮他出谋划策躲避警方的追

捕，还让他改名换姓在自己的事务所任了一个闲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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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子煌知道自己的斤两，也明白在这里做事其实本质上就等于黄

玉生白养着他，因此对老总始终怀有强烈的感恩戴德心理。

今天下午黄玉生专程从深圳返回北京和这两个属下进行密谈，是

要把一件极其机密的事情托付给他们两个，可是当真面对面坐下来以

后，他又犹豫自己这样做是否太轻率了。

“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很有钱，有的人

却终生过着贫穷的日子？ ”黄玉生一边用指头敲着桌面，一边问两个属

下，即使到了现在他也不能确定是否应该把那件事情托付给他们。

“我想，主要的原因在机遇吧。 ”赵元犹犹豫豫地答到，而曹子煌则

有些尴尬地坐在那里没有插话，他从来没有深入想过这类问题。

黄玉生笑着摇了摇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机遇，可是并不是每

个人都能成功。 ”

“您的意思……”赵元表面上对舅舅恭恭敬敬，可是内心深处根本

就看不起这个自以为是的长辈。

“如果有这样一个机遇摆在你们面前：投入很少的成本，一旦成功

就能获得非常丰厚的回报，这样的事情你们愿意做吗？ ”黄玉生这样问

的时候，其实已经决定要把事情交给两个属下了。

“能丰厚到什么程度？ ”赵元的眼睛一亮，紧张地看着舅舅，而坐在

一边的曹子煌似乎没有提起很大的兴趣。

黄玉生笑了：“多到你不敢想的地步。 ”

“一百万？ ……五百万？ ”

“不要乱猜了，这件事情做起来不但要非常认真，还需要有很大的

耐心，可能整个项目要持续几年才能获得成功，我需要头脑清晰，做事

稳妥的……”

“舅舅，就交给我好了，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赵元迫不及待地说

道。

黄玉生看了看曹子煌， 他知道曹子煌不会在乎金钱上的回报，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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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他黄玉生一声令下，就算为他杀人，这个人也不会有半点含糊。

“好，我打算让你们两个人负责一个秘密项目，项目运作期间绝对

不可以把任何信息泄漏给任何人。 另外编制上你们是公关部的人，但

是要直接归我指挥，我关照一下公关部经理，没有人会干涉你们的事

情。 ”

“我们要调查什么案子？ ”赵元把身子往前探了探。

黄玉生看了看猴急的外甥，笑了：“项目启动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

你们去找一个人。 ”

“黄总要找什么人？ ”一直沉默的曹子煌此刻开了腔，他认为找人

的事情他比较在行。

“一个男人，一个三十二岁的男人。 ”

“这……，范围有点太大了，您能给我们一些资料吗？ ”

“资料？ ”黄玉生摇了摇头，“我甚至都不知道这个人是否早就去世

了。 ”

“那我们从什么地方入手调查这个人？ ”曹子煌有些疑惑地问道。

“就从……二十四年前的今天开始吧。 ”黄玉生看了看两个属下。

“二十四年前的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赵元问道。

黄玉生抬起手腕看了看表，凌晨 1点 45分。“二十四年前的今天，

再过两个小时，中国发生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

1976年 7月 28日的凌晨 3点 42分， 一道蓝光在唐山的上空闪

过， 一场堪称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灾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降临了。

几乎就在一瞬间，唐山市区被一场七点八级的强地震夷为一片废墟。

瞬间的灾难使得 242419人丧生，36万人受重伤，70万人受轻伤，

15886户家庭解体，7821个妻子失去丈夫，8047 个丈夫失去了妻子，

3817人成为截瘫患者，25061人肢体残废， 遗留下孤寡老人 3675位，

孤儿 4204人，数十万居民转眼间就成了失去家园的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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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就在地震的当天，大规模的救援运动在全国展开了。 十几万

解放军战士组成的救灾队伍从四面八方赶赴唐山，由于道路被大规模

毁坏，多数战士要急行军几十公里才能到达市区。 面对这场空前的浩

劫，人们在短暂的惊慌、悲哀之后，迅速展开了自救与救援行动。

8月 8日，地震过后的第十二天凌晨，初生的太阳从废墟上升起，

面对着大自然的这一残酷杰作，郑天豪站在城市的边缘缓慢而绝望地

蹲了下来，他甚至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了。此时此刻，即使往他的衣服

里塞进十几条毒蛇也不可能让他感到害怕了。

他的大脑里面仿佛出现了一个漩涡，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念头在

里面蹦蹦跳跳，可是他却无法抓住哪怕一点点的实质性内容。

在郑天豪的记忆里，当年被沈威加害的那个时期是自己人生中最

黑暗的一页，可是如今站在城市的边缘，他竟然觉得被揪斗、被毒打的

时刻简直过的是天堂般的日子。

梅在生下儿子的第二天就走了，她是一个干净的人，看不得人间

太多的污浊，也看不到一丝生活的希望。 自己把儿子送出去以后也想

要走，可是儿子却在关键的时刻救了自己。

孩子一出生就显得与众不同，出了娘胎就开始哭，哭得声嘶力竭，

谁也哄不好，梅自杀以后，他就不哭了。 ———莫非他知道母亲就要舍

下他而去，想用可怜的哭声留住她吗？ 当自己把他放到光明电影院石

柱后面的时候，他也是一声不吭，可是等那个中年妇女路过的时候，他

却忽然大大地哭了一声。 郑天豪相信那个女人一定会是一个好的母

亲，他坚信儿子的选择不会错。

“八年了，别提他了！ ”郑天豪学着样板戏里面的叫板，喃喃说了一

句，双手无力地抱住了自己的头，眼泪缓缓地流了下来。

八年前，当郑天豪拖着伤痕累累的身子，忍着剧烈的痛楚，躺在铁

轨上打算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 儿子的笑脸忽然出现在他的眼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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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车即将压碎头颅的那一瞬间，他从铁轨上滚了下来。 儿子不愿意

他死，他不能就这样丢下他孤零零地活在世上。 儿子的哭声没有留住

母亲，但是做父亲的不能再让他失望了。

不管经历什么样的苦难他也一定要为了儿子活下来，他不相信中

国永远都是沈威之流的天下，黑夜总会过去，自己会在一个阳光明媚

的日子坦然回到儿子身边， 他会把原本属于儿子的爱加倍还给他，到

那个时候，就不会有什么力量能把儿子从他的身边带走了。

当夜，郑天豪爬上北上的货车，历尽千辛万苦，独自一人来到大兴

安岭，隐姓埋名，在林区成了一名普通的伐木工人。

如今他回来了，然而没有他想象中的阳光灿烂养育他的城市刚刚

遭遇了有史以来最惨烈的灾难。

儿子能幸免于难吗？ 郑天豪相信他一定不会有事，如果儿子真的

遇难了，自己一定会有感觉的。 这孩子一出生似乎就拥有一种神奇的

力量，他曾经要挽留母亲，还救下了父亲，如果当真遇到危难，就算自

己远在天涯海角也能感受到儿子的求救信号。 ———地震发生的那一

刻，自己在大兴安岭好像并没有过什么怪异的感觉。

深山里听不到广播，当时也没有卫星电视。 7月下旬，大兴安岭下

了一场暴雨，进山的公路被冲垮了，林区的给养车在 8月 3日上山以

后才带来了唐山大地震的消息。

突如其来的噩耗险些把郑天豪变成呆子，他定了定神，借口有事

去县城买东西，便跟着给养车下了山。到了县城，他立刻坐上南下列车

来到河北境内。 他知道 1966年河北邢台曾经发生过一次六点八级的

地震，那次地震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七点八级地震应该更

强烈一些吧？

接近唐山地区的时候，铁路就断了。 他改乘公共汽车走了几十公

里，等汽车也不能前进的时候就开始步行。路上，他不断地从似乎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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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底、有时还冒着硫磺气味的裂缝上面跳过，沿途乡村震灾后的断壁

残垣以及灾难后沉默寡言的人群都给了他深深的震撼：这里都已经如

此了，唐山这个地震中心会被破坏到什么地步？郑天豪浑身发冷，原本

还有的一点信心渐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儿子，你还在人世吗？他抑制

不住自己的悲伤忍不住哭了起来。

清冷的阳光下，郑天豪在废墟里踽踽独行，整个城市都散发着一

股浓浓的腐烂的气息，甜丝丝地使人欲呕。 消防汽车在废墟间临时清

理出来的路上缓慢驶过，高压水龙头喷出的消毒水洒向城市的每一个

角落。

这里或者那里，只要有废墟，就有解放军战士在奋力挖掘。战士们

几乎都是凭着双手在废墟上工作，只有在绝对不会伤害到废墟下的群

众的时候他们才会动用撬杠一类的简单工具。 郑天豪梦游一般地走

着，偶尔会听到一声疲惫而嘶哑的欢呼：“叫卫生兵，这人还有救！ ”

废墟间，这里或那里零散地堆放着装有尸体的黑色塑料袋，货运

汽车走走停停，搬运工人就像农民搬动麻袋一样，熟练地把尸体堆放

到车上，然后跳上去坐在尸体旁边，汽车开动，再停下，继续装车，娴熟

的动作之间没有任何感情色彩。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啊！

郑天豪战栗着往前行走，不时用指甲掐一下胳膊，也许这一切都

是一场梦……

路边的空地上搭建了许多临时帐篷，生还的以及获救的百姓们神

情悲伤地在帐篷内外活动，身体好些的则默默地协助解放军战士在废

墟上挖掘着。

一个六十多岁头发花白的女人神情紧张地坐在路边废墟的一角，

旁边站着一个解放军战士，那个战士大概只有十八岁，十根手指肿得

像胡萝卜一般，上面缠满了脏兮兮的纱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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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放我走吧，我不是已经都交代了吗？你们为什么叫执法队？

执法队是干什么的？ ”

老女人的旁边放着十几块各式各样的手表。

小战士有些神色凄然地看着老女人，一言不发。

“你们要枪毙我吗？我只是在死人身上拿了点东西，又不是你们说

的打砸抢份子，孩子，放了我吧，我儿子比你还大一些……”

“大娘，我做不了主，您也知道，非常时期必须用非常的手段维护

治安。 ”

“非常手段是什么意思？ ”老人的神色异常惊惶。

郑天豪地看着这一幕，他隐约觉得那个老女人恐怕要有很大的麻

烦了，可是周围的人似乎对此没有半点兴趣，因为刚刚经历了世上最

惨烈的灾难，其他任何事情似乎都显得平淡无奇了。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郑天豪一边走着一边喃喃地背诵着文天祥的《正气歌》。

为什么忽然想起这首诗？ 他悚然一惊，想起了妻子正是从这首诗

里面给儿子取的名字。妻子服毒自杀以前，咬破自己的手指，在一张稿

纸上写下三个字：郑浩然。

郑天豪由妻子想到了沈威，那个混蛋能躲过这一劫吗？ 他还是造

反派的头目吗？ 过去的八年，每天他都咬牙切齿地把这个名字偷偷念

叨几遍，可如今面对劫难后的城市，他却真诚地希望沈威还活在人世

间。

此时此刻如果两个人再次见面， 他还会像当初一样对待自己吗？

经历了这样的灾难，人世间再大的恩怨似乎也都显得不值一提了。 相

逢一笑泯恩仇，这话最开始是谁说的？他一定也经历过类似的灾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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